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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话西游》中的台词解读唐僧形象 

陈山青，肖洁芳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大话西游》是一部后现代经典喜剧电影，艺术成就卓越，其突出之处在于运用台词艺术实现了对唐僧原有经典形
象的解构与颠覆。文章通过对《大话西游》台词的研讨，挖掘出大话语境下唐僧 “人性”“佛性”“现代性”三重合一的新形

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世纪９０年代香港人的情感世界与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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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是电影的灵魂，好电影依靠优秀剧本来支
撑。台词是剧本的基石，没有台词，就不能生成剧

本。作为帮助观众快速了解并融入影片的工具，台

词有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鲜明人物形象等

功能。

影片《大话西游》是１９９５年由刘镇伟编剧、导
演，周星驰主演的一部后现代主义电影。影片以经

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为蓝本，讲述孙悟空为赎前世

罪孽转世成为至尊宝，历经爱恨情仇后放下尘世一

切，义无反顾地走上取经之路的故事。刘镇伟凭借

该片获得第２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编剧奖和
第１５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提名。影片的
成功，除一众主演的精彩演绎外，主要是编剧巧妙

运用台词对《西游记》文本进行了无厘头解读。

《大话西游》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采用回环

式套层结构，以“月光宝盒”这一时空穿梭道具为媒

介，构建出一个影像时空被模糊化、无序化的超现

实空间。在此空间内，编剧通过夸张的人物语言与

无厘头的台词对剧中人物性格进行塑造与再塑造，

以“陌生化”的美学处理方式实现对《西游记》文本

的彻底解构与颠覆。“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

论的核心范畴和理论，由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代表什

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提出：“艺术的

目的是为了把事物转换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

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

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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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

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

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１］《大话西游》就是

利用“陌生化”的处理方式，通过台词将剧中人物形

象进行异化处理，使电影呈现出无厘头的喜剧效

果。下面以剧中经典人物形象唐僧为例，来探寻台

词对其形象进行成功塑造的过程。

　　一　唐僧的人性

什么是俗人？其定义主要有三：《荀子·儒效》

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这

里俗人是指不学无术、没有道义、唯利是图的人；

《老子》中“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

闷”认为俗人只是普通的凡人；从佛法上论断，俗世

与空门相背离，故俗人应当同出家人相对，为入世

之人。我们采用后面的说法，即俗人是生活在尘世

中的人。

《大话西游》中的唐僧是一位典型的俗人。影

片颠覆了唐僧在《西游记》文本中被程式化的圣人

形象，通过台词对唐僧形象进行“陌生化”处理，将

他改造为一个婆妈嗦的小人物。当观众无法在

影像中寻找到以往熟知的唐僧影像时，他们对于新

的唐僧形象就会产生陌生感，这样一个“陌生化”的

过程将遏止观众的思维惯性，引起观众的注意，恢

复他们的感官能动性，使故事变形，从而产生无厘

头的效果。［２］这种“陌生化”美学的处理方式增强

了电影的趣味性，为解构、颠覆原有文本奠定了基

础。在《大话西游》中唐僧俗人形象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１．世俗称谓。《大话西游》中，唐僧的第一句台
词是“悟空，你怎么能这么跟观音姐姐说话呢。”在

《西游记》中，唐僧面对观音一直尊称为观音菩萨或

者观音大士，强调观音崇高的地位和自己对观音的

敬意。《大话西游》中唐僧却反其道而行之，称观音

为“姐姐”。“姐姐”通常是对大于自己年龄的家

庭、亲戚中的女性成员以及关系亲密的女性成员的

称呼。唐僧将“姐姐”这样平易、亲切且极具人情味

的俗称来称呼观音菩萨，目的是要颠覆传统神话中

神仙法师庄严神秘高高在上的形象，同时也带给观

众这样的形象定位：观世音俨然是世俗之人，唐僧

则完全是血肉凡胎。

再如，唐僧问看管自己的小妖：“你妈贵姓啊？”

在传统礼教中，人际交往一般使用敬称，故称呼对

方父母多为“令尊”“令堂”。在对《西游记》原文本

的查检中也可以发现，唐僧对女性长辈的称呼多为

“女菩萨”“老婆婆”等。《大话西游》中唐僧称呼小

妖母亲为“你妈”，更像是寻常百姓间的随意攀谈，

这让观众在感受到电影诙谐幽默的同时，还巧妙地

塑造出唐僧的俗人气质。

２．世俗平民。影片中，唐僧用了不少生活化台
词来展现他的俗人气质。例如他在孙悟空将月光宝

盒失手掉落在地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悟空你也太

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

这么多．．．．．．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把棍子又给扔
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

唉，要是砸到小朋友呢，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

友，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这段台词的

主要意思是唐僧劝诫孙悟空不要乱扔东西。“乱扔

东西”是生活中常见的不道德行为，却从未有人将此

行为套用在神仙身上。在传统的观念中，神仙是超

凡脱俗、无所不能的存在，在对于与神仙相关事物的

诠释中均充满了圣洁与赞美的意味。唐僧的这句台

词，打破“神是美好的”这种被固化的观念，将神拉下

神坛，使神平民化。类似台词还有“小心啊！打雷

咯！下雨收衣服啊”等。“收衣服”也是老百姓生活

中的惯常行为，将这种行为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联系在一起时，会让观众对角色产生“陌生感”，使观

众抛弃对角色原有形象的感知，重新构建新的形

象———俗世中的小人物。这无疑打破了传统唐僧温

和儒雅的圣僧形象，赋予其新的灵魂。

３．世俗缺陷。《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形象有着
许多俗人共有的缺陷，例如婆妈嗦、胆小懦弱等。

其中，他最众所周知的缺陷就是嗦，也正是这个

缺陷导致孙悟空生出弑师的想法，从而引发后面的

故事情节。影片运用反复、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

对唐僧“嗦”的缺陷进行了诠释。反复修辞是指

同一语言单位反复出现，作用是表现强烈的思想情

感，强调主题思想。［３］《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台词经

常用到反复，不过其目的只是编剧为契合一种现代

化的口语节奏而刻意为之，并不具备表达情感、强

调主题思想的功能。例如：“你想要啊？悟空，你想

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

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

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这原本只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你想要吗”，编剧却煞费苦心地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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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不断反复以达到对唐僧俗人形象的夸张演绎，

让观众在不断“磨耳根子”的过程中直观感受到唐

僧婆妈嗦的性格。除了反复修辞手法外，影片还

运用比喻和夸张来强化唐僧“嗦”的弱点。例如

孙悟空在描述唐僧如何“嗦”时的台词：“哈哈哈

哈哈！大家看到啦？这个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婆

婆妈妈叽叽歪歪，就好象整天有一只苍蝇，嗡……

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嗡…嗡…嗡

…嗡…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所以呢我就抓

住苍蝇挤破它的肚皮把它的肠子扯出来再用它的

肠子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呵———！整条舌头都

伸出来啦！我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净

了。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要杀他！”《修辞学发

凡》将夸张定义为“说话上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

实，名为夸张辞格”，其作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做出

超常规的描述以收到突出形象、渲染感情等效

果。［４］在这里，至尊宝将唐僧比喻成苍蝇，并试图将

“苍蝇”肚皮挤破扯出肠子，然后用肠子勒住脖子。

显然，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夸张色彩，因为“苍蝇”

本身极其微小，拿苍蝇的肠子勒住其脖子，甚至割

掉苍蝇的舌头，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完成的行为。

孙悟空的这句台词，旨在通过夸张的修辞手法，将

他对唐僧嗦的厌恶具象化，以达到强调唐僧“

嗦”缺陷的目的。除此缺点外，唐僧还懦弱胆小。

如影片中唐僧看到黑山老妖时惊慌逃窜、对孙悟空

唱起“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的歌来，等等。这些

台词通过运用得当的修辞手法，将唐僧塑造成为一

个有缺陷、有弱点的俗人。

　　二　唐僧的佛性

《六祖坛经》有云：“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

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佛者，就是

拥有崇高觉悟的学者，在对探索宇宙与自然的过程

中不断得到精神的升华，领悟人生的真谛。［５］《大话

西游》虽费尽笔墨将唐僧人性塑造得丰满生动，但

作为以《西游记》为文化载体改编的影视作品，其主

旨核心依然是责任与救赎。对于唐僧形象的塑造，

无论编剧如何夸张描述其俗态以达到无厘头的喜

剧效果，也只能停留在对唐僧肉体躯壳与性格气质

的调侃上，佛性才是唐僧形象的主导。影片中唐僧

佛性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高深佛理。在孙悟空欲从监牢中救出唐僧
时，唐僧毅然拒绝道：“悟空，你尽管捅死我吧，生又

何哀，死又何苦，等你明白了舍生取义，你自然会回

来跟我唱这首歌的！南无阿弥陀佛……”“生又何

哀，死又何苦”的字面意思是活着没有什么好伤心，

死了也没有什么好痛苦。但从佛理的角度却是阐

述了人间生与死、苦与乐之间的轮回关系。《虎禅

师论佛杂文二续》中指出“学佛之旨，在使无生无死

之心，不随有生有死之身轮回转世。”［６］佛教根本宗

旨是引导人摆脱生死的羁绊，从世间重重幻想中把

握生死的本质。世间万物均有终点———即肉体的

死亡，但不能因为对死亡产生畏惧而意志消沉，放

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反，自然界生与死的存

在，旨在透过死亡这把“尖刀”提醒世人生命的可

贵，使人们在死亡中领悟到生的真谛，探索出生命

的意义，从而勘破生死观，放下内心的执念。

另外，这句佛偈还包含着对“苦与乐”的禅理，

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即为苦谛。可见苦是人

类必须经历的过程。佛教《阿含经》列举了八苦，对

人生之苦的展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在苦的

基础上，它又指导人们去寻找解脱苦的方法，在苦

中找寻乐趣。因此佛教认为在人类“二十二根”中，

既有“苦根”，也有“乐根”，［７］没有绝对的苦，也没

有绝对的乐，苦与乐能够随时互相转化，为人生增

添滋味。因此，“生又何哀，死又何苦”的佛偈实际

是唐僧告诫至尊宝（孙悟空的前世）世间万物皆为

空相，应当放下对世俗的执念。这说明唐僧已经具

备佛性，能够超脱时空的束缚，悟到生命的本质

意义。

２．慈悲佛心。《大话西游》中，唐僧的台词虽然
无厘头，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他慈悲为怀的精

神世界。例如在影片开头，五百年前的孙悟空顽劣

凶残，在护送唐僧西天取经时与牛魔王勾结意图杀

害唐僧。面对想取自己性命的劣徒，唐僧在观音欲

除孙悟空时不惜以自身性命作为交换，向观音请求

饶恕孙悟空：“请姐姐跟玉皇大帝说一声，贫僧愿意

一命赔一命！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求姐

姐你体谅我这样做，无非是想感化劣徒，以配合我

佛慈悲的大无畏精神啊！”尽管孙悟空欺师灭祖，妄

图以唐僧肉来换取荣华富贵，但唐僧以德报怨，通过牺

牲自我来拯救劣徒，这种舍己救人的行为传达了唐僧

善良慈悲的内心世界，体现出唐僧心中的佛性。再看

唐僧在劝诫孙悟空不要乱扔东西时的话语：“……要

是砸到小朋友呢，怎么办？就算没有砸到小朋友，砸到

那些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其中，“小朋友”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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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花草”为植物，二者均是所在生态系统中的较为

弱势的群体，唐僧对孙悟空的劝诫体现了他对包含

“小朋友”“花花草草”在内的世间万物生命的尊重，与

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相契合。这些都表明

唐僧拥有慈悲为怀的佛心，是唐僧佛性的体现。

３．度世佛行。《佛说无量寿经》有云：“普欲度脱
一切众生。”“普度众生”一直是佛教的核心思想，所

谓“普度众生”，是佛家认为大众营营扰扰，如溺海

中，佛以慈悲为怀，施宏大法力，尽力救济他们以便

登上彼岸。［８］佛家认为自身得道只是小道，若要成大

道必须帮助众生得道，在佛教中也称为“度”，度至彼

岸，彼岸与此岸相对，是佛教认为脱离尘世烦恼、取

得正果之处。佛家的任务就是帮助众生“度”到彼

岸。在《大话西游》中，唐僧作为佛的化身，在台词中

也处处显现着“普度众生”的佛性行为。如唐僧被牛

魔王绑在绞刑架上时与看管小妖的一段对话：“你有

多少兄弟姐妹？你说话呀，我只是想在临死前多交

一个好朋友而已。”在常人一贯认知中，妖物是邪恶

化身，对于魑魅魍魉之辈应当畏而远之，影片中二当

家、瞎子等人在得知春十三娘与白晶晶是妖怪后吓

得魂不附体四处逃散的情形，就是凡人面对妖魔鬼

怪时的正常反应。虽然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曾经在

面对黑山老妖时也有着懦弱胆小的俗人姿态，但在

绞刑架上命在旦夕之际，他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恐惧，

以朋友的方式与小妖沟通意图“度化”小妖：“做妖就

像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大般涅?经》中认为

“一切众生（包括一阐提）皆可成佛”，在唐僧眼中，妖

与人一样，均是众生中的一份子。佛家认为一切众

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唐僧向小妖宣扬佛家“慈悲”

思想，就是想通过言语感化小妖，激发其内心的佛性

意识，以达到“度”妖成佛的目的。另外，影片中唐僧

通过舍身救徒，使孙悟空重返正途的行为，也正是他

将孙悟空“度”至彼岸的善果。无论孽徒孙悟空还是

无名小妖，唐僧始终坚持以“仁慈”感化众生，以实际

行动普度众生，这种度世佛行也是唐僧佛性的体现。

　　三　唐僧的现代性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以“大话”形式
颠覆、解构经典与历史的模式逐渐兴起，［９］《大话西

游》（１９９５）、《东邪西毒》（１９９４）等电影均是其中的
佼佼者。这个时期内，经典与历史任人戏谑，故事

与情节夸张荒诞，刘镇伟通过对生活化台词的得当

运用，以“大话”手法将现代人的思维语言戏仿性地

拼贴在古代经典人物形象身上，［１０］这种“无厘头”

式表述下的唐僧，被烙印上新时代的印记。

１．思想现代化。细究《大话西游》中唐僧的台
词，可以发现他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在观音欲收

服孙悟空时，唐僧说：“姐姐，这是你的不对了，悟空

要吃我只不过是个构思，还没成为事实。你又没有

证据，他又何罪之有呢？不如等他吃了我，你有凭

有据，再定他的罪也不迟啊。”在这里，讲事实、摆证

据是现代人典型的法治思维，所谓法治思维，是将

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

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

思考方式。在观世音欲对孙悟空进行处罚时，唐僧

对观音的行为提出质疑，并强调未构成事实、无证

据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的言语，体现了唐僧现代化

的法治意识。除法治思维外，唐僧还具备平等思

想。譬如影片中观世音责备唐僧没有用金刚圈制

服孙悟空时，唐僧说：“哎，那个金刚圈尺寸太差，前

重后轻，左宽右窄，他戴上去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

连累我嘛。他虽然是只猴子，但你也不能这样对他

啊，官府知道会说我虐待动物的。去年我在陈家村

认识了一位铁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

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个吧！”在原著《西游

记》中，金刚圈的存在是观世音赋予唐僧束缚与管

教孙悟空的权力，以往观众在阅读原著时，虽知晓

孙悟空因金刚圈吃尽苦头，却鲜少质疑这一行为是

否合理，因为潜意识中，孙悟空原型为猴子，野性难

驯，此圈就是驯服这头野兽的利器，是引导他接受

文明教化的工具。但《大话西游》中，唐僧无视了金

刚圈象征权力的意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孙悟空，

并以孙悟空的真实感受为基准。在意识到金刚圈

会对孙悟空造成不适后，他立即停止使用，还意图

重新定做一个更舒适的金刚圈。这些行为，虽不利

于唐僧对孙悟空的引导与管教，但他从精神上理解

孙悟空，尊重孙悟空的主观意愿，以现代化的平等

意识重新定义了他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就这些

新意识而言，唐僧已经彻底脱离原有形象的束缚，

再结合９０年代的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法治”
“平等”意识尤为强烈的大背景看，唐僧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现代香港人书写自身的符号和缩影。

２．语言现代化。唐僧在《大话西游》里戏份不
多，但语言较于其他角色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

唐僧的台词夹杂着中、英等多国语言，例如那首脍

炙人口的流行歌曲：“Ｏｎｌｙｙｏｕ———！能伴我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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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Ｏｎｌｙｙｏｕ———！能杀妖和除魔；Ｏｎｌｙｙｏｕ能保护
我，叫螃蟹和蚌精无法吃我；你本领最大，就是Ｏｎｌｙ
ｙｏｕ———！Ｏｎｌｙｙｏｕ———！别怪师傅嘀咕；戴上金箍
儿，别怕死别颤抖；背黑锅我来，送死你去，拼全力

为众生！牺牲也值得，南无阿弥陀佛！”这首歌脱胎

于５０年代著名黑人乐队 Ｐｌａｔｔｅｒｓ演唱的英文流行
歌曲《Ｏｎｌｙｙｏｕ》。僧佛本该唱梵音，唐僧却唱流行
歌曲，本身就是对其形象的颠覆。再加上典型的西

方语言“Ｏｎｌｙｙｏｕ”，使唐僧的语言极具现代感。其
次，他的台词摒弃了语言的逻辑性与内涵，旨在制

造一种婆妈嗦的现代化口语节奏。如“你想要

啊？你想要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你想要的话我会

给你的，你想要我当然不会不给你啦！不可能你说

要我不给你，你说不要我却偏要给你，大家讲道理

嘛！”和“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乱扔东西是不对的。

哎呀我话没说完你怎么把棍子扔掉了？月光宝盒

是宝物，乱扔它会污染环境，砸到小朋友怎么办？

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等，此

类言论中使用了反复修辞，但并不具备传统反复修

辞的作用，在这里反复的运用只是为了契合这种现

代化口语节奏，以达到颠覆唐僧传统形象的目的。

再如“人和妖都是妈生的，不同的是人是人他妈生

的，妖是妖他妈生的”等，这些台词在电影中没有过

多实际内涵，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

用，但当唐僧用这种独特的颇具现代感的口语节奏

与人进行交谈时，其现代化的形象就深深根植于观

影者的脑海之中了。

《大话西游》中的唐僧形象之所以经典，是因为

唐僧摆脱了原著中干瘪苍白且模式化的圣僧形象，

成为了有个性，有缺陷的人。［１１］电影通过对台词的分

解与重组，将人、佛、现代这些多元化的元素糅合在

唐僧身上，使观众在强烈的反差感官刺激中能够更

好地把握住唐僧的人物形象。在对唐僧人与佛形象

的诠释中，编剧并非将两种极端的个性刻意区分描

述，相反，唐僧的每一句台词都是人性、佛性的杂糅，

在人性中蕴含着佛理，在佛性中显露着人本。同样，

唐僧的现代性也并未脱离其人性与佛性而独立存

在，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贯穿于整部电影之中，

譬如唐僧所唱的现代歌曲中蕴含着佛性和人性，而

佛理和人本又通过具有现代风格的世俗语言来呈现

等等。

由于政治原因，９０年代的香港社会经济呈现低

迷状态，移民潮、金融风暴等因素强烈触动着香港的

神经，香港市民自我身份得不到认同，对香港前途及

自身未来的发展也焦虑不安。这种迷茫、焦虑的情

绪被当时的香港导演带进电影当中。《大话西游》中

的人物形象带有明显的“反英雄主义”倾向，通过台

词，唐僧、孙悟空、观世音等神话人物被戏谑嘲弄，身

份地位无法在言语中得到确认，这说明香港民众在

９０年代末期对自身身份定位呈现出茫然状态。同
时，唐僧虽在剧中舍身救悟空，却又在后续故事中以

贪生怕死的俗人形象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颠覆了

中国传统 “仁义孝礼”的价值观念。这种相互矛盾

又肆意而为的台词，是港人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伦理

道德的反抗与颠覆，也是他们在前途未卜的香港局

势面前彻底的情感宣泄。影片最后，编剧对唐僧形

象进行了“再解构与再颠覆”，别出心裁地塑造出言

语简洁、行动迅速的“严肃版”唐僧形象，使故事与情

感得到乌托邦式的回归，传达了香港人在复杂社会

局势中对未来寄予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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